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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娟市井烟火

儋耳山怀古

唐崛琼州风物

又一次登上儋耳山，山高人为
峰。往西瞭望，北部湾，波涛汹涌，舟
船点点。再向东俯视，儋耳大地，樵
村渔浦，阡陌交通。好一派壮美风
光。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儋耳山方圆
百里就有人类居住，那是一支称之为

“儋耳”的族群。这支族群为何称为
“儋耳”？《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记载：儋耳“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
之，垂肩三寸”。儋耳族人首领以耳
长为贵，均在耳朵下端穿洞，饰上坠
物，使之下垂近肩而得名。而汉人杨
孚却在《异物志》中认为：“儋耳，南方
夷，生则镂其头皮尾相连，并镂其耳
匡，为数行，与颊相连，状如鸡腹，下
垂肩上。”儋耳族人从面颊连至耳匡
再垂肩上，均刻画上数行如鸡肠状弯
曲的花纹，故名“儋耳”。前者认为

“儋耳”与耳饰有关，而后者认为与文
面有关。孰是孰非，在此，暂且不论。

无疑，儋耳山也就这样因“儋耳”
之称而得名。儋耳山旧时松林茂密，
藤蔓缠绕，又名松林岭、滕山。“山不
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
灵。”就是这么一座平地突兀，海拔
190多米，比起别的山，不算高也不算
大的山岭，因仙踪道足仕迹而负有盛
名。

宋绍圣四年，苏轼被贬儋州，途
经儋耳山时，被这座平地而起的峻峭
山岭和周边的玄武岩吸引。他是否
登上过这座山？无人知晓，也无人考
证。但他切切实实诗兴大发，写下了
《儋耳山》一诗：“突兀隘空虚，他山总
不如。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馀。”诗
中借物抒情，以暗喻曲尽其意。表达
了他怀才不遇和理想难以施展的愤
懑和烦恼。

苏轼居儋三年，北归之后，儋耳
山却引了不少俊杰到此修炼静读。
清代举人陈烺在《松林山考》中记载：

“山顶有天然石室，唐时（笔误，应是
宋时）僧和靖始居之，继白玉蟾又居
之，挖顶得井，悉于此炼丹。明进士
官行人许子伟亦于此读书。”他们的
到来，多少都受苏轼儒释道思想的影
响，以及苏轼《儋耳山》中的“他山总
不如”的引领。

据元至正时教谕谢廷玉撰《重修
凌霄庵记》载：“僧和靖，临（高）之昆耶
山那尼村人，生宋靖康丙午，少慕佛，
祝发之儋松林岭修行，餐松饮露。后
往凌霄福地面壁六年。淳熙丙午冬，
功成腾化，锡命有‘南天白衣慈父’之
号。乡人陈道源以蜕骨塑像结庵事
之。”和靖在儋耳山修行时，在民间是
做了不少善事好事，深受百姓的爱戴
的，不然，民间怎么会称他“南天白衣
慈父”，乡人怎么会为他建庵供奉。

是巧合还是刻意，是机缘还是特
地，僧和靖之后，南宋绍兴十九年
（1149年），儋耳山又迎来了一位16
岁的少年白玉蟾，不同的是，一个修
佛，一个修道。

据民间传说，白玉蟾在儋耳山修
道三年，曾率民两次祈雨，说来也真灵
验，果真感动了上天，即时大雨滂沱，
救了苍生。后来，人们在儋耳山为他
刻神像供奉膜拜，并尊称他为“白衣
公”。如今儋州北岸地区不少人还能
背诵他的《祈雨歌》：“驱雷公，役电母，
须臾天地间，风云自吞吐，欻火老将擅
神武。一滴天上金瓶水，满空飞线若

机杼。化作四天凉，扫却天下暑。”
后来，这位原名葛长庚的白玉蟾，修

成了道教南宗宗派鼻祖，还被皇帝封为紫
清明道真人，他一生很崇拜苏轼，把苏轼
当成本家，在他的诗文之中常称苏东坡为

“坡仙”。
400多年后，又一个寒门子弟登上了

儋耳山，不为释，也不为道，而为儒。他尊
崇儒学，静心苦读。他就是“一里出三贤”
之一的许子伟。他下山后，又登门拜罢官
回乡的海瑞为师。万历十四年（1586年）
考中进士，授行人司行人。万历十五年，
海瑞病逝南京，他奉旨护送海瑞灵柩回琼
安葬。回京履职后，先后任兵部左给事
中、吏部右给事中等职。在京期间，他创
建琼州会馆，为进京赴考的琼籍学子和来
往琼人提供方便。弃官居琼后，他先后创
办儋耳义学、琼山敦仁书馆，掌教文昌玉
阳书院。还为百姓办了不少的实事好事，
深受百姓拥护。

儋耳山，灵气之山，承载儒释道，“他
山总不如”。它奇峻地屹立于儋州北部，
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尽管风云变幻，朝
代更迭，她依然青山依旧，颜容不改，像一
位仙风道骨之老人，默默地见证着儋耳大
地的日新月异。

名家写月亮，都写得灵气十足。武侠
小说大师金庸笔下的月亮，无论是新月，淡
月，冷月，钩月，残月，圆月，都别有意趣，别
具气象。

他的月亮有枯草味：淡淡月光之下，她
已然醒来，坐在枯草之上。他的月亮颇具
风情：残月斜照，她悄立晓风之中，怯生生
的背影微微耸动。他的月亮如涌流：筵席
散后，眼见一轮明月涌将上来。他的月亮
会映衬：只觉眼前青光一闪，寒气逼人，手
中已多了一柄青森森的长刀，刀光如水，在
冷月下流转不定。

月有阴晴圆缺，金庸的月亮也不例
外。阴时：半空中打了个霹雳，抬头一看，

夏天的西岛，风平浪静，万物静美。
大海邈远辽阔，极目处，层层叠叠的碧波，
铺满了最纯的蓝靛。

才下船，一低头就看见海里的鱼儿。
海水极其清冽。

骄阳似火，手触摸海水，也有热意。
老人歪着身子在树荫下摇蒲扇，看海，看
山的倒影，看船帆点点。风来了，软软的、
潮潮的，却又清清爽爽的，带来海的气
息。偶尔一只海鸥在上空盘旋，而后扬长
而去，凝成一墨点，消失在蓝天中。

一条破旧的渔船搁浅在海滩上。它
待在那里应该很久了，船体斑驳，桅杆斜
垮，快散架了似的。裸露在船板上的几颗
钉子，在太阳照耀下闪着坚固的光。这是

“退役”的渔船，专门放置在沙滩上给游客
拍照用的。

每一位上岛的游客都会到渔村美食
街打卡。渔村是岛上渔民最早的居住地，
现在成了网红村。小街两旁摆着长长的
摊位，售卖各种小吃和土特产。有油炸大
虾饼、海鲜烧烤、铁板烧、烤肉串、汤粉、冷
饮等。烟火袅袅，香气四溢。

我的目光被低矮的珊瑚石屋吸引。
珊瑚石屋是西岛的特色景观。渔民就地
取材，用珊瑚石做围墙，砌屋基、巷道，斜
坡、台阶，墙壁……一片片，一摞摞，一排
排，刻满岁月的印痕和历史的沧桑。珊
瑚，美丽的珊瑚，你的前身是大海里最柔
软最斑斓的植物，是鱼儿的家园，现在却
化身沙滩上最坚固最无畏的石头，是渔民
的屋檐。任凭狂风暴雨，浪涛侵蚀，就这
样矗立着。这是一种多么神奇而伟大的
角色转化？我用手轻轻地触摸着珊瑚石
墙，自上而下，就像在翻阅一部海上的生
活史书。厚重的文化都沉淀在岁月长河
里。遥想当年，海上生存环境恶劣，无林

金庸武侠剧《射雕英雄传》中的
月亮。 资料图

只见乌云满天，早将明月掩没。晴时：
门外明月在天，花影铺地，却是深夜时
分。清光在湖面上便如镀了一层白银
一般……峭壁上有一洞孔，月光自洞孔
彼端照射过来，洞孔中隐隐有光彩流
动。圆时：月亮正圆，银色的月光映着
银色的雪光，与苗若兰皎洁无瑕的肌肤
一映，当真是人间仙境……月明如洗，
长空一碧，月光将山壁映得一片光亮。
缺时：此时天色已然朦胧，在池边亭中
坐了一会，眼见一弯新月从东升起……
他抬起头来，但见一钩眉月斜挂天除，
冷冷的清光泻在杏树梢头。

风花雪月自是少不了的。金庸笔
下的“风、花、雪”与“月”通常是不离左
右的。写风中月：眼见明月初升，照在
她白里泛红的脸蛋上，更映得她容色
娇美。写花前月：月亮照入湖中，湖心
也是一个皎洁的圆月……一惊而醒，
才知是做了个梦，揉了揉眼睛，伸手一
摸，一对花鞋好端端地便在怀中，站起
身来，抬头只见月亮正圆。写雪中月：
山谷中放眼尽是白雪，月光如银，在白
雪上反映出来，虽在深夜，亦如黎明。

写月亮的性情，他平淡中有神奇：
屋前有老大一片空地，月光如水，照在
这片空地之上，四周无遮掩之物；月光
从窗格中洒将进来，一片清光，铺在地
下。淡淡的微云飘过来，掩住了月亮，
似乎是月亮招手叫微云过来遮住它的
眼睛，它不愿见到这样诧异的情景。

当月亮与人物的情绪关联时，便
有了不一样的情态：抬起头来，望着天
边一轮残月，长叹一声。大雪初停，一
轮明月从云间钻了出来，她陡然觉醒，
不禁失声痛哭，原来腹中胎儿已在患
难流离之际诞生出来了。一斜眼瞥见
月亮惨白的光芒从乌云间射出，照在
左侧那三堆骷髅头骨之上，不觉一个
寒噤。这时寒风刺骨，月亮已被乌云
遮去了大半，月色惨淡，各人都感到阴
气森森。银鞭舞得更加急了，月色溶
溶之下，闪起千条银光。

金庸描摹一个人的秀美，常常衬
以月光：淡淡的月光从云中斜射下来，
在她脸上朦朦胧胧地铺了一层银光，
更增秀丽之气。一转头，淡淡月光下
只见盈盈微微一笑，扮个鬼脸，一副天
真烂漫的模样，笑容说不出的动人
……星月微光照映之下，雪白的脸庞
似乎发射出柔和的光芒。

金庸笔下，情势险时，云重月暗；
心情好时，朗月悬空。身陷逆境，凄风
冷月；人生顺畅，月色溶溶。常有一弯
新月，在窗间窥人。也有暗影朦胧，于
掩映间生姿。祥和时，有新月初上，银
光似水，照在两个相爱的人身上。诡
异时，寒风凛冽，一钩残月从云中现
出，一片清光在林隙树梢上照射下来，
满地树影凌乱。

可以说，金庸笔下的月亮千姿百
态，或是月朗星疏；或是清光遍地；或
是月色溶溶；或是月影如梦；或是大河
圆月，气象雄伟；或是大漠钩月，夜凉
如水……他通过对月亮的描绘，营造
出耐人寻味的武侠小说氛围，创设了
一个又一个切合情节、意味深长、生动
活泼的自然场景。

美丽的西岛。资料图

木，无片瓦，台风频繁，亏得有这珊瑚石，建
了石屋，让渔民拥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得以
遮风挡雨。

如果说，西岛是一幅画，蓝是大美底
色，灰色的珊瑚石就是画中的点睛之笔。
这厚重的一笔，如同游子的乡愁，铭刻在心
灵深处，难以磨灭。

尽管天气炎热，也阻挡不了人们住海、
看海、玩海的脚步。许多年轻人拖着行李
箱直奔小岛度假。游客给小岛带来了生
气，小岛也让游客有不一样的惊喜。有年
代感的珊瑚小屋，有海上书屋，有新潮的民
宿，有时尚的酒吧，有椰梦长廊，有各种海
上项目，还有特色的海鲜美食。都是年轻
人热衷的。

海上慢生活时光，随性而为。可以点一
杯咖啡，面朝大海，发一天呆；可以泡海上书
屋，在文字天地里畅游；可以骑自行车行走

“椰梦长廊”，去往岛中之岛牛王岭，领略什
么是怪石嶙峋。夜晚，可以在酒吧里与朋友
一醉方休，或高歌一曲。在这里，古老与现
代，传统和时尚相得益彰，交融生长。

在巷子里转悠，碰到几个老婆婆。她
们坐在石凳上，精神十分饱满，一问都八九
十岁了。老人们过着体面的生活。她们成
了游客的风景，游客也是她们的风景。老
人多为疍家土著渔民，随便聊一聊，都是有
故事的人。慢悠悠地走在狭长的巷道上，
隐约听到巷子深处传来疍家渔歌：“疍家人
放歌赶海捕捞，好不豪迈；修船织网哼唱渔
歌，好不惬意。正是渔歌给了疍家人在枯
燥的海上生活中点缀了丝丝的甜意……”

文化是跟着人走的，人走到哪里文化
就带到哪里，并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

西岛从来不缺故事。除了珊瑚石屋，
海上书屋，还有女子民兵连。

如今这个以旅游为主的小岛到处都充
满了时尚元素。历史，如果不被记录下来，
就犹如沙滩上的脚印，经不住时间浪潮的
冲刷。而当我驻足西岛女子民兵连纪念馆
时，便获得了一种坚固的记忆。

女子民兵连是西岛的一张名片。女子民
兵曾经多次受过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女子
民兵连纪念馆里，一张张影像，记录了几十年
来女子民兵连从解放战争时期艰苦训练保家
卫国，到和平年代爱岗敬业为人民服务的无
私奉献精神。我在这些影像墙下走来走去，
从不同角度看去，镜头在切换，时光在流转，
有故事有场景，有人物有情节。女子民兵们
像海上一个个微缩的脚印，一步一步，一行一
行，走出了那段艰苦而又荣耀的历史轮廓。

在女子民兵连纪念馆里，我心中的感
情像潮水般激荡着。我从她们那粗大的
手掌、黝黑的面庞，以及坚毅的目光中，看
到了海南女子身上犹如大海一般的风骨
与神韵。这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精气神、坚
忍不拔的生命力……


